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夕陽紅色的光芒，將一切的變成了紅色，紅色的雲、紅色的海、紅色的船，自然還有船上一個美麗少女的面頰。



阿柔，一個剛剛從英國回來的女孩，今年她十九歲了，圓潤飽滿的小嘴，雪白光滑的臉蛋，一雙黑色的眼睛看著漸漸臨近的港口，三年了終於回來了，多想見見父母，還有自己最親近的表姐。



海風吹著她柔美的身體，讓白色連衣裙內的身體顯得更加凹凸有致，酥胸微挺，翹臀圓潤，如論哪個男人見了都會留下口水，恨不得上去摸上一把。



「阿柔！」一個脆亮的聲音喊道。



「表姐！」阿柔的聲音很甜，一聲叫出，幾乎岸上所有男人的骨頭都酥了。



「哇，這是誰啊，這麼漂亮，本以為那個方子淇是我們省城之花了，沒想到這裡還有一個更美的。」一個男人說道。



「你太少見識了吧，那於子淇的舅舅就是我們廣東省的省長，船上的小丫頭就是省長的千金。」



「靠，原來是省長的千金，這白白嫩嫩的身體，不知道能便宜哪家公子哥了。」



「嘿嘿，這麼好的小白馬，反正我們是騎不到就是了。」



說話間阿柔已經下了船，一下撲到姐姐的懷中，兩個美女幾乎成了碼頭上的一道風景，姐姐高秀挺拔，妹妹玲瓏可愛。



「你這丫頭走了三年，倒是變得這麼漂亮了，走上車，回家。」



「好的姐姐。」



兩個美女在兩個保鏢的護送下上了一輛黑色的轎車，向著城中飛馳而去，車的前後各有一輛汽車護送。



「姐姐，聽說袁世凱死了。」



「你消息倒是挺靈通，對上個月……」



「碰！！！」方子琪還未說完，一聲槍響，開車的司機腦袋已經開了花，「碰」邊上的保鏢也死了，鮮血和腦漿噴到兩人身上，姐妹倆早已經被嚇傻，幾個人開了她們的車門，在鞭炮一樣的槍聲中兩人被帶走。


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


「滴答！滴答！」的滴水聲音，阿柔醒了過來，是個四周全是石牆的大屋子，她感覺身上一涼。



「啊！」一下阿柔臉變得緋紅，連身子都變得通紅，因為她發現，自己居然赤裸的被綁在一個柱子上，而邊上就是一絲不掛的姐姐，身前是三個坐在椅子上的男人，這時候子淇也醒了過來。



三個男人其中一個長髮看著二人醒了過來，就走到了阿柔近前，用手捏著阿柔粉紅色的乳頭。



「阿柔，我們又見面了。」說話間用力握了一下阿柔的乳房。



「啊！！！蕭翎？！你！」阿柔驚奇的說道！但是長髮男子用力一抓她的奶子，她還是發出了一聲慘叫，而同時阿柔的眼神中閃出一絲絕望。



這個蕭翎是她在法國認識的，法國留學期間她認識了一個叫瑪麗的女孩子，很漂亮，一次瑪麗說要參加一個派對，讓阿柔也參加，但是讓阿柔沒想到，這居然是一個食人餐會！



而被食著者正是瑪麗，瑪麗當場被十多個男人幹過後，當著大家面被開膛，大卸八塊，然後把身體的各部分用各種方法烹調了，阿柔開始很怕，後來卻很興奮，沒少吃瑪麗的肉，後來藉著酒勁說她一個月後也要獻身。



當天玩到很晚，派對的組織者就是這個蕭翎親自送她回的家，但是第二日阿柔就後悔了，於是買了船票回了國。



「喂！，哥哥，我舅舅是省長，我們有錢，放了我們這吧。」子淇面色發白的說道。



「呵呵，你這個表姐很可笑啊。」蕭翎笑道。



「放了她吧，我本來覺得很多事情還沒享受夠，所以回國了，既然被你們找到，我也認了，我倒是很急切的想體會下那種感覺。」阿柔看看自己的表姐說道。



「呵呵，恐怕不行，我們的組織進來的女孩子是不可能出去的，你是個特列，因為我注意你很久了，你的肉質簡直就是極品，特別的你的聲音。



如果發出絕望的慘叫，一定很吸引人，你表姐我會尊重她的想法，也許她也喜歡這個。」蕭翎撫摸著阿柔緞子般的身體說道。



「如果她不願意，希望你們給她個痛快。」阿柔說道。



「阿柔，你們說什麼呢，我好怕，讓他放了我們吧，姐姐怕。」方子琪哭著說道。



「走吧，我們時間不多，明天就要到北京去，兩位這個方小姐是你們的了。」說著解開阿柔的綁繩，然後把她扛在肩上，阿柔沒有反抗，柔軟的腹部正好卡在肩上。



「放開我，救命！我舅舅是省長，啊！！！阿柔怎麼回事。」方子琪尖叫著，被兩人駕著跟在後邊，兩人不時的摸著她的乳房和下邊的私處，方子琪哪裡受過這個，臉紅一陣白一陣，她有種不好的預感。



大概走了十多分鐘，這是一個地下通道，阿柔確定。



「你們的據點不錯啊！」阿柔輕輕的說，她現在不想反抗，倒是好好享受，從被蕭翎扛在肩頭的一刻，她就不想自己是個千金小姐了。



自己是塊肉，她很早就讀過少女被殺被食的書籍，她很喜歡，她覺得少女就應該被利刃分割，在慘叫中享受快感，讓自己身體的每一部分都都成為別人口中的美食，這才叫完美。



利刃分開肌膚，分割身體，內臟攪動的聲音，簡直就是天籟之音。



她一直在躲避，雖然在法國有個機會，但是她還是沒勇氣，女孩子好像就喜歡被動，被強制的時候才會下了決心，也許這就是別人所說的賤吧。



「呵呵，你喜歡就好。」蕭翎說著對開了一扇門。



「一會我也許會後悔，但是你不用可憐我。」阿柔紅著臉說，蕭翎看看這個美麗的女孩，一口吻了下去，香舌纏繞，讓阿柔的臉變得緋紅，這是她的初吻。



「我不會，我理解你。」蕭翎說著扛著阿柔進了一個屋子，一陣血腥之氣迎面撲來。



「啊！！！不，你們是惡魔，啊！！！不放我走。」方子琪慘叫道。



因為她見到，屋子裡邊有一個大木床，一個木頭架子，地上用白色花崗岩鋪的，房間邊上是一個水溝，而木架子和床邊分別放著各種刀具，更讓她發瘋的是，在牆角掛著一個女孩的身體。



一個黑色的鐵鉤從脖子穿進去，從口中穿了出來，舌頭吐出老長，而下邊身體卻少了一半，不知道被誰從中間劈開，另外一半不知道了去向，連內臟也被掏空，滿身是血，臉上滿是痛快和絕望，方子琪認識，這是一個銀行行長家的千金，前天失蹤的。



而在女孩身體下邊是一個大玻璃瓶子，瓶子中放著正是內臟。



「不用怕，我前天見到她的，覺得她能有一套好腸子，就抓了回來，腸子果然不錯，我就用福爾馬林泡上了，那半身體被我們吃了，肉質不錯。」蕭翎輕鬆的說道。



「惡……魔…」方子琪一下軟了下去，而小便也被嚇了出來。



「先給兩個美女來點預熱吧。」蕭翎說道。



「好勒。」另外兩個人用水把方子琪下身從水沖了乾淨。



「是要強姦我倆嗎？」阿柔輕輕的勾著蕭翎的脖子說道。



「嘿嘿，你說呢？」



「那就來吧，不過我想在那個木床上。」阿柔一指那個木床，說是木床其實就是硬木做的木頭架子，自然是用來殺人用的，床板之間縫隙很大，應該是方便血液流出去。



床的角有四個固定的膠皮環，自然是用來固定少女的身體。



看著光滑的床板，阿柔明白這不是做工精細，是一個個少女的掙扎的時候磨出來的，上邊還有斑斑的黑色血跡，已經不知道是誰，什麼時候留下的。



「這個床上多少個女孩子被開膛了？」阿柔抱著蕭翎的要不說道。



「呵呵，我也不知道，我這地方其實是我們的前輩留下的，以後也會繼續留下去，你喜歡嗎？」蕭翎親了一口阿柔的的小口說道，然後開始允吸阿柔的乳房。



「啊！！！好舒服，當然喜歡，在這上躺著才叫屠宰。」阿柔半閉著眼睛，這時候那邊已經響起了方子琪的呻吟聲，兩人男人已經用力的幹上了，方子琪雖然比不過阿柔這樣近乎妖孽的美女，那也是萬里挑一，兩人自然干的開心。



「啊……啊！！！」阿柔吟叫著，蕭翎已經開始親阿柔的小穴了。



「你的水好甜！」蕭翎說道。



「是……是嗎？用力，用力，啊……看樣你沒少親啊！~」



「呵呵，幾乎所有我處理的女孩子我都會好好對她。」



「啊，用力，用力，就那裡。」



春潮湧動，蕭翎親完阿柔，便開始阿柔親蕭翎，雖然阿柔是第一次，但是在蕭翎的指點下，也是親的很好，特別是把蕭翎的肉棒裹得又紅又大。



「啊！！！」一聲輕吟，在前期之後，肉棒捅破了少女的私處，一絲鮮血流了出來，但是阿柔眼中更多的是肉痛。



「啪啪啪~~~」



「啊~~啊~~~啊~~~好爽啊，用力。」阿柔無比淫蕩的叫著，半小時後一股精液終於射進了少女的身體。



「我還沒夠，在幹我，干我屁眼。」



~~~~~~~~~~~~~~~~~~~~~



「啊！！！啊！！！用力，用這個，用這個桶我。」阿柔拿起了地上一個帶著暗紅色干結血液的木棒，木棒圓頭，和男人陽具似的，一尺長，是用來堵住被殺少女陰部和肛門，以防其失禁用到。



「好！！哈哈，來了。」



「啊！！！用力爽。」蕭翎的小弟弟捅進阿柔的小穴，而木棒卻捅進了她的菊花。



兩個棒用力攪動少女的身體，阿柔又一次高潮。



然後又換成木棒捅小穴，肉棒捅肛門，小穴和肛門都變得紅腫，而且還帶著絲絲的血跡，但是阿柔還是那麼興奮。



「啊~~~用力~~~~你們不會吃姐姐吧？」



「不會，因為明天就走，只能吃你，你身體剩下部分我們也會帶走，但是你姐姐的肉，和那個掛著的女孩我們不會帶走，或者做成肉乾，臘肉，或者直接餵狗。」



「喂狗？你們有很多狗嗎？」



「是啊，我們有個養狗的地方，平時有人照看，而有無法處理的肉就會給狗，這樣不浪費。」



「啊，我有個請求……啊……用力。」



「什麼請求，你說就是，啊。」



「我想親自動手殺姐姐。」



「啊？你不是要給她個痛快嗎？」



「我改變主意了，你沒聽過最毒婦人心嗎？我見過一次父親殺一個叛黨，三十歲出頭的女人，很豐滿，就用洋槍捅進那女人的下人，直接開槍，女人沒死，在慘叫中被士兵一刀刀片去肉餵狗，爸爸那時候不讓我看，我是偷偷看的。」



「這個辦法不錯，我去給你弄洋槍……啊……我要射了。」



「射吧！！！射進我的賤穴！」



「啊！」


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


在這個地下室不遠的一個牧場中，一群狼狗正在瘋狂對著籠子外邊的幾人叫著，一個身材高挑的女孩被推倒了最前邊，她神色惶恐。



「阿柔，你認識這男的，問問他要做什麼，別殺我。」



這女的正是子琪，看狗場的人已經被叫走，這時候蕭翎遞給阿柔一把火槍，長桿的，裡邊裝上火藥，然後裝上小米細鋼沙，這是最原始的火槍，準星也被磨掉，阿柔撫摸著火槍，用這種火槍裝細沙是她的注意，因為這樣不能直接打死人。



「跪下姐姐，然後翹起屁股。」阿柔說道。



「什麼？阿柔，你要做什麼？我是你姐姐啊！！！啊，不要。」兩個大漢已經把子琪按到地上，圓圓的屁股翹的老高。



「阿柔，我是你姐姐啊，姐姐啊，對你多好啊，啊，你怎麼可以這樣，嗚嗚，你個賤人，啊！！！！」



長槍的槍管一下捅進了子琪的小穴，她也是剛才被破的處，身體一緊，感覺一個涼涼的東西被阿柔捅進小穴，她知道怎麼回事，她見過舅舅這麼殺過叛黨。



「不！！！啊！！！啊！！！小賤人，啊阿柔，別這麼對姐姐，啊！！！求求你了啊。你個賤逼，你不得好死，我是你姐姐啊！！！！啊！！！！」



一個黑黑的槍管被阿柔用力的在子琪的小穴中來回捅著，她很興奮，特別是捅這個自己的最要好的姐姐，一絲鮮血已經從小穴中流出，流到了子琪雪白的大腿上。



「別這樣，你直接殺了姐姐吧，姐姐怕痛，你記得姐姐多痛你嗎？小時候？」子琪哭著說道，她感覺自己的子宮已經快被捅破了。



「結束了姐姐，我愛你。」阿柔甜甜的一笑，扣動了扳機。



「碰！！」



「啊！！！」一聲低沉的悶響，從方子琪的下身傳來，血從那小洞洞中噴出來，噴到阿柔的臉上，一股腥臊之氣，方子琪身體一挺，臉幾乎痛苦的變了形，她感覺從下身那裡開始肚子幾乎被炸開！



這就是死亡嗎？



好痛苦！



特別是被自己最親近的妹妹用這種方法當著這些男人的面虐殺，實在讓她無法接受。



「噗哧！」槍拔了出來，血帶著尿液從小穴中嘩嘩的流了出來，流到地上，子琪的身體已經開始抽搐，槍沙打穿了她的子宮和膀胱。



蕭翎又給阿柔裝了一槍火藥和鋼砂。



「來吧！！！賤貨，殺我吧，哈哈，你不得好死。」子琪已經在痛苦中變得瘋狂。



「普及！」槍管又捅了進去，這次是肛門。



「姐姐，我會不得好死，而且會死的比你還慘，這就是女人，我覺得女人就應該這麼樣，感受這最後的快感吧，姐姐。」



「碰！！！」在用力抽動兩下後阿柔把一槍的沙子又打進了姐姐的肛門。



「你個變態！！！啊！！！」子琪最後痛的暈了過去，兩個大漢把她綁住雙腿倒掛在狗籠子邊上，肛門和小穴的血順著美麗的身體流到子琪的頭部，然後順著秀髮流到地上，狗都很興奮的叫著。



因為它們知道，美食要來了。



「啊！！！」一陣劇痛，讓子琪醒來，她倒是想不醒，一把鋒利的匕首已經在她屁股上切下一大塊肉，然後扔給了裡邊的狗！！！



「凌遲嗎？小柔？」子琪虛弱的說道。



「是的，姐姐，凌遲餵狗。」阿柔又在她大腿上片下一塊肉，扔了進去。



「哦，片吧，姐姐在下邊等著你。」



「好好，姐姐，嘿嘿，我要切你的奶子了，姐姐的奶子好大。」



「刷！」一個乳房就被切了下來，然後扔進了狗窩。



子琪眉頭一皺，最後沒有叫，然後是另一個乳房。



阿柔片去了子琪臀部和大腿上的部分肉，然後用手握住了姐姐的小穴，小穴和肛門因為被搶打過的原因，已經漲的很大，不時還有惡臭和騷味出來，但是阿柔不怕。



匕首一下捅進了肛門。



「啊！！！」子琪一痛睜開了眼睛，但是馬上就是一聲慘叫。



刀子切開肛門，切開外陰，恥骨只是輕輕阻攔，也被切開。



「吃啦！」子琪的肚皮就被剖開了。



內臟一股腦的用了出來。



「咳咳！！！啊！！！」子琪感受到腹部的劇痛，身體如同被撕開，但是鮮血馬上堵住了她的嘴。



阿柔先是有些慌亂，然後馬上把手伸進已經被剖開的的肚子，好舒服，滑滑的，柔柔的，特別的腸子在手間蠕動的聲音，怪不得當兵的在糟蹋完女孩子後，喜歡給她們開膛，原來摸腸子這麼爽。



「嘩啦」一用力阿柔把子琪的大部分腸子脫了出來，然後用刀把鏈接切斷，腸子扔進狗窩，引發一頓狂搶。



「這是肝臟，這是腰子，這是子宮嗎？已經被打碎了，還有膀胱。。。」阿柔說著，一件件的取出，扔進狗窩。



最後她握住了姐姐的心臟，慢慢切下，子琪身子一挺，組後終於死去了。



阿柔留下心臟說一會自己要吃，然後割去了姐姐的頭，在三個男人的幫助下肢解了姐姐，最後方子琪變成了一堆肉，又被簡單加工後變成了狗糧，只有心臟被自己的妹妹，炒著吃了。


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


到我了嗎？



躺在木床上的阿柔說道，這已經是第二天了，蕭翎三人決定為阿柔在留一天，好好處理下這個極品美食。



早上八點他們就把阿柔綁在那個不知道慘死多少少女的木床上，他們商量了一個方案，阿柔不知道，阿柔只告訴他們，她喜歡被動，她現在是個畜生，只等著被殺就是。



蕭翎嘩嘩的在磨刀，一把殺豬刀，這是處理美食必用的，為了肉質好必須先放血。



一個木盆，放在的阿柔脖子下邊。



「放心，不會讓你死，先放一半血，剩下的會留在你的體內，我早上給你吃的藥至少能讓你在有心臟的情況下活八個小時。」



「格子格子」木床居然可以動，一會木床立了起來，阿柔變得大頭向下。



「你的血灌血腸一定是極品。」說著用手摸了摸阿柔的頸窩，然後刀尖對準了那裡。



「那就多放點，我的肥腸一定也不少，我也想吃。」阿柔用她甜美的聲音說道



「我會替你多吃點了，來了。我們開始。」蕭翎身子說著，把刀子噗哧一下捅進了這個女孩雪白的頸窩，阿柔的皮膚如豆腐一樣被刺穿。



「咳咳！！！」在阿柔劇烈的咳嗽中，身子也顫抖起來，刀子插進了她心臟的上方，切斷了動脈，血噗哧一下就噴了出來，噴進木盆。



「開始了嗎？現在開始我就是一個被殺的小母豬。」感覺到那冰涼的金屬進入了自己的胸腔，血嘩嘩的流進木盆，還帶著熱氣。



一個大漢正在不停的攪動著，當流到半盆的時候，蕭翎拿了一塊準備好的白布堵住了阿柔的傷口，然後把床又調平，放下長刀，拿出了一個刀片，先輕輕刮去阿柔濃密的陰毛。



然後拿來一個水管，水管前邊是一個銅色的圓頭，阿柔知道他們要給自己灌腸了。



「噗嗤！」水管一下捅進了她的直腸。



「啊！」水龍頭打開，冰涼的自來水被放了出來，進出了阿柔的腸子，咕嚕咕嚕，咕嚕，水順著直腸進入大腸，然後又進入小腸，阿柔感覺陣陣脹痛，最後肚子居然像孕婦一樣。



「啊！！！受不了了啊！！！」阿柔感覺肚子要漲開了一樣。



「噗哧！！！」蕭翎一下拔出了水龍頭，阿柔肚子裡的水帶著糞便一下就噴了出去，阿柔想慢點，想收緊肛門，可是怎麼可能，黃水嘩嘩的留著。



「好害羞啊！！！」啊肉說道。



「嘿嘿，好戲還沒開始呢。」



然後又是灌腸，直到第五次流出的是清水才結束。



這時候，蕭翎有拿起了那邊殺豬刀，到了阿柔的近前，撫摸著阿柔微凸的小腹。



「要剖開了嗎？？？我好期待，你一定剖了很多女孩子，我算是好的嗎？」



「嘿嘿，來了，剖了很多，每個女孩子的肚子和腸子都是不一樣的，慘叫聲音也是不一樣的，我刀上灑了鹽水，會很很爽的啊！！！。」



「什麼？鹽水！！！啊！！！！」



「噗哧！」一聲帶著甜美嗓音的慘叫，阿柔身子顫抖，刀子一下扎進了她恥骨上邊一點的地方，血一下湧了出來，和白色的皮膚形成鮮明的對比。



「啊！！！！啊！！！！咳咳！！！太痛了啊！！！！」吃吃，蕭翎慢慢的向上切著阿柔的肚皮，原來刀柄裡邊是空的，裝滿了鹽水，鹽水順著一個小孔慢慢流到刀刃上，本身刀子切的慢，阿柔痛的更是死去過來。



「別別，別，別這樣，好痛啊！！！別撒鹽水！！！啊！！！我後悔了！！！啊！！！！」啊肉慘叫著，但是刀子還是慢慢的向上剖著，三分鐘在切到肚臍那。



「啊！」海螺一樣美麗的肚臍被切開了，少女身子一抖就暈了過去，但是馬上又被涼水潑醒。



「我受不了了，別放鹽水！！啊！！不停下！」阿柔真有點後悔了，沒想到他們用鹽水，鹽水不但進入刀口，還進入腹腔，讓她感覺肚子裡邊和火燒了一樣。



刀子慢慢挑著她的肚皮，肚皮很薄，肚皮下邊是黃色的脂肪，阿柔的脂肪的很多，肚皮開的越來多大，可以見到脂肪和脂肪下邊的腸子了，腸子還隨著阿柔的顫抖在不停的蠕動！！！



刀子終於切帶心口，阿柔的肚子也總算全部被剖開，她身體抽搐，木床被晃的格格直響，腸子已經向外湧了，看著流出的腸子阿柔心裡很複雜。



「不，你要做什麼，你殺別人也沒用鹽水啊？？？不！」阿柔見到蕭翎居然用鹽水洗了手，然後把手伸進自己的肚子，一種近乎扭曲的痛苦，咕咕，大腸被調了出來。



又粗又肥，不知道這麼肥的肥腸怎麼能留著這麼美麗的少女肚子裡，但是現在它離開了。



「哦！！！這就是虐殺嗎？」阿柔叫了一聲，因為鋼刀插進了她的肛門，然後把她粉色的菊花慢慢切了下來。



她痛的臉色發白，感覺肛門一鬆，大腸便從那裡抽了出來，帶著自己的屁眼，現在那裡一定是一個血窟窿了，一定很難看，阿柔想著。



蕭翎又把大腸和小腸的鏈接切斷，然後把大腸給了一個大漢讓他去做血腸。



蕭翎上了床，看著肚皮大開的阿柔，笑了笑然後手又沾滿了鹽水，伸進了阿柔的盆腔。



「啊！！！痛死了！！！啊！！！」因為蕭翎握住了阿柔的子宮，子宮一頓收縮，阿柔慘叫著，晃動著木床，這難道就是自己想要的快感嗎？



可是只有痛苦啊！！！



「餓啊！！！」一個大漢居然把一把辣椒面塞進了，她的陰道。



「你，你，要做什麼，你不是吃我嗎？為什麼要這麼殘忍的虐殺我？？」阿柔叫道。



「這也是一道菜啊，我不用這些，你怎麼能慘叫，你的聲音才是最美的半湊。」蕭翎說著又用力握了下那個小巧的子宮。



「啊！」阿柔一聲慘叫，但是卻有了種無名的快感，真的嗎？



剛才的感覺，好舒服！



啊！又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塞進了她的陰道，蕭翎也是更賣力的揉著她的子宮，在肚子裡邊強姦嗎？



好特殊！



慢慢的阿柔居然有了快感。



「啊！！！用力，啊！！！我果然好賤，你這麼虐待我，我還有快感。」阿柔感覺子宮快被揉碎了，但是她卻越來越有快感。



「啊！」就在她高潮的時候，一把刀子插進了她的陰部，一轉，熟練的帶著子宮被掏了出來，然後切片，三人高興的吃了起來。



原來後來放進去的是芥末和鹽還有醬油之類，柔嫩的子宮和陰道還有陰唇就這樣被吃了，倒是讓阿柔感覺到很意外。



很快吃完了生殖器，蕭翎又開始撫摸阿柔的雙乳。



「要切我奶子了嗎？」阿柔輕輕的說道。



「是啊，你的奶子好圓，我要切了啊。」蕭翎用刀在阿柔的奶子上拍了拍。



說道。



「你有喜歡的女孩子嗎？」



「沒有。」



「如果有你會殺了她嗎？」



「會，我會讓她死的很爽。」



「噗哧！」



「啊！！」刀子慢慢從下邊捅進阿柔右邊的乳房下側然後慢慢向上，很快上邊肉一凸，一把鋒利的刀尖出來了。



阿柔閉上了眼睛，很痛，但是她還是忍，她能聽到刀子切開皮膚的呻吟。



「啊！」阿柔輕輕的呻吟一聲，胸前一輕，一個奶子就被切了下來。



「痛嗎？」



「嗯。」



「還有更痛的？想試試嗎？」



「來吧。」阿柔沒有睜開眼睛，床又被離起來，一個人拿了一個相機，卡給阿柔照了一張相，一個美麗的少女，腹部洞開，只剩下懸掛在那裡的小腸和胃，還有些脂肪，右邊奶子沒有了，剩下一個血窟窿。



下身肛門和陰戶也是兩個血洞。



阿柔感覺到了一陣熱氣，她猛地睜開了眼睛，見蕭翎拿個一個紅色大烙鐵過來了。



我聽說用女孩子的乳房煉出來的油煎她的腦子很好吃，我想試試。



「那就煉吧！！！」阿柔沒多說什麼牙一咬說道。



一個白色的碗放到了她左邊乳房下邊。



「吱~~~吱~~~」



「啊~~~~啊~~~~~好痛，~~~啊~~~~」紅色的烙鐵是特製的正好扣住乳房，在吱吱的白煙中，滴滴黃色的油脂從那邊的小口流出，流進碗裡。



「啊！！！！！」



「吱吱！」一個涼了有換一個，阿柔最柔美的地方自已就這樣被慢慢的烙平，屋內滿是肉香。



當第五個烙鐵上來時候阿柔暈了過去，她的小奶子也被湯平，這烙鐵溫度正好，不湯胡，卻能把肉皮和脂肪燙化。



「啊！」阿柔又一次醒來，她感覺到有人在她後背切什麼。



「你在做什麼？」



「撥你後背的皮做個手套。」蕭翎已經把阿柔後背的皮從肩膀到臀部分了出來。



「你們殺女孩子的辦法很多啊。」



「嘿嘿，那是，要是表演一個月也不會完。」



「撕拉。」



「啊！！！！」後背從肩膀到臀部的皮直接被撕了下來！！！



蕭翎把那雪白的人皮放到一邊，握住了阿柔的小手，開始肢解了嗎？阿柔知道自己柔軟的小手保不住了。



刀子切去表皮，挑斷手筋，然後用力一轉，嘎崩，一個纖細的小手就下來了，阿柔的面容一陣抽搐，這可是她的小手。



然後另外一個。



「刀子有切開手肘，然後卸下小手臂，然後是上臂了。你的手臂好柔軟，算是我殺過的女孩前十了。」蕭翎邊說邊切著，最後阿柔兩個手臂都進了一個托盤。



「你的小腳我最喜歡了，一會我一定好好燉了吃。」



「嘎巴！」阿柔被挑了腳筋，切卻所有皮膚鏈接後，被蕭翎擺下了小腳，然後是另一隻。



「我聽說古代有有種刑罰是切膝蓋的，你會切我的膝蓋嗎？」



「當然會，我看我先把刀子捅進這裡，一轉你的膝蓋就下來了，然後切開這裡再一轉，你的小腿就下來了，你就幸福吧，你今天受的一切，下十八層低於都沒有啊。」



蕭翎說著把阿柔的小腿也切了下來，大腿是切開肉和筋，然後用斧子剁掉了。



這時候盤子裡邊是阿柔被分割的四肢，一天前還完整的身體，現在就變得七零八落，果然神奇。



「嘎嘎！」這時候蕭翎切開阿柔的腰肢，把她的屁股放進了盤子，一個完美的屁股。



「一會我要把它劈開。呵呵，把你的小屁屁切兩半。」蕭翎親了一口阿柔。



「現在劈吧，我要看看。」



「啊，好啊。」



蕭翎拿了一個斧子，把阿柔的屁股倒著放在哪裡，然後嘎查一聲，屁股就變成了兩半。



屁股上的肉還在顫抖呢。



「這是，你的肝臟，這是小腸，這是胃，這是腰子……」蕭翎說著把阿柔身上剩餘的東西一樣樣的拿了下來，最後只留個心臟。



一個美麗的少女就剩下了一個上身沒有奶子的軀幹和一個頭。



「你要吃我腦子嗎？怎麼吃。」阿柔看著蕭翎剃去自己的頭髮說道，她想起了了自己胸部被煉油的時候蕭翎說的話。



「是啊，其實很簡單，把剛才你奶子弄的頭加點調料燒開，然後揭開你的天靈蓋，把油倒進去就好了。」



「哦，應該很好吃。」



「那是。」



「老大油燒好了。」一個大漢跑來說道。



「好開飯。」



說著蕭翎提著阿柔的殘缺的身體到了另外一個屋子。



一個大油鍋，裡邊的油正滾開著。



「煎腦子用這麼多油嗎？」阿柔虛弱的說。



「不是腦子是你的身體。」


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


「遲啦！」



「啊！！！！」阿柔的身體被放進了油鍋，油鍋一下子沸騰了，一個大漢馬上拿來鍋蓋，鍋蓋上邊一空正好流出阿柔的腦袋。



「啊！！！」熱油把阿柔最後一點點身體慢慢變熟，一個鋼環套住了她的腦袋，感覺腦門一痛，就和國外的汽水瓶蓋一樣，阿柔的腦袋被起來了！



裡邊是紅色的腦子，一碗黃色柔膩的滾油倒了下去，阿柔眼睛一翻，面部一陣扭曲，她知道自己的最後的時候到了。



大漢把她的血腸，大腿做的紅燒肉，炒腰花，燉小腳小手，等等拿了上來，阿柔慢慢的失去了意識，她感覺到一個勺子伸進了自己的腦袋，自己的身體也被炸熟了！！！


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


不知道多久的廣東一個地下室。



「這就是你們所說的很久以前的屠殺場，專殺女孩子的地方。」一個清秀的女孩撫摸著一個有些歲數的木床說道。



「是啊，班長，我們同學幾個找了好久才找到，你想試試不？」一個男孩子說道。



「嘿嘿，殺人多痛啊！」



「啊，你們做什麼？」



半小時候。



「啊！！！」一把日本軍刀捅進了這個少女的陰部，刀子嗤嗤的向前推進，一直捅到了女孩的心窩，少女慘叫著，掙扎著，但是鮮血還是不停的從那小穴中流出。



「嘿嘿，班長，爽不。！」



「嘩啦！」



「啊！！！」軍刀一挑，這個少女的肚子整個被切開，邊上的幾個少年一陣歡呼。



最後大家肢解了這個女孩，雖然他們不熟練，但是不久他們熟練的殘殺了另外一個女孩子。



「今天是2012年3月3日，廣東高中又失蹤一個少女，這已經是本年第10個失蹤少女了，警方正在抓緊調查。」新聞中一個女主持報導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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